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玩具制造公司比较简
单，它租用工业中心
这 座 大 厦 的 半 层 楼
面，把它间隔成三部
分：办公室、装配车
间和仓库。没有加工
厂，更没有大型的机
器设备。它只是掌握
玩具制造的两头：一
头是设计，另一头是
装配和出口。所有玩
具的零配件都是外加
工或购买，然后在装
配车间里装配成最终
产品，出口时在仓库
里包装然后装运。和
我在国内时所见的工
厂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概
念。

我 天 天 努 力 工
作，早出晚归，画出
一 张 张 各 种 设 计 图
纸。三个月的试用期
满，刘经理把我叫进
他的办公室，通知我
给我转正，并加一百
元工资。欢欢喜喜地
从刘经理的办公室回
到自己的位置，见我
的助手也喜形于色，
就随口问他是否也已
转正？三个月来，我
和他既是同事又是师
徒 ， 他 刚 从 大 学 毕
业，搞设计尚缺乏经
验 ， 我 处 处 给 他 指
导 ， 他 感 激 称 我 “
老师”。知道他也已
转正，就漫不经心地
问：

“你转正加了多
少工资？” 

“四百元”他回
答说。我几乎不相信
自己的耳朵，索性再

问：“你原来的工资
是多少？” 

“两千四百，现
在 转 正 后 是 两 千 八
百。” 

我按捺不住心中
的不满和不平，因为
我 进 来 的 工 资 只 有
1300元，转正后只有
1400元，堂堂一个机
械工程师，只拿初出
茅 庐 助 手 的 一 半 工
资！

立即找刘经理理
论并表示我的不满，
他平静地说：“没有
什么不公平的，你制
图制得很好，我们聘
你为机械工程师。但
是，你是大陆大学毕
业的，香港不承认大
陆的文凭，我们是以
高中毕业生的标准给
你定工资。”

接着他又说：“
你不信，可以到外面
问 问 ， 在 香 港 ， 高
中毕业生的起始工资
是不是一千三百元左
右！” 

我的自尊心受到
好重的打击，然而，
初到贵境，不得不低
头。只能愤愤地说：

“ 实 在 欺 人 太
甚！利用我的廉价劳
动力，让机械工程师
的工资只有助手的一
半！”，并表示要辞
职不干。

经理挽留我，却
只字不提会调整我的
工资。因为他知道我
刚从大陆出来，不相
信真的会辞职离去。

其实只要能把我的工
资 调 整 到 和 助 手 一
样 ， 我 就 打 算 干 下
去。可惜经理没有这
样做。

走 出 经 理 办 公
室，我即刻整理自己
的 东 西 ， 放 进 塑 料
袋，向他以及周围的
同事打声招呼就离厂
而去。虽然知道这一
去要面临生活上的极
大困难：我们一家三
口租了一间七个平方
米的房间，每月租金
就要1100元，等于妻
的全部工资，一旦我
失业，衣、食、行和
孩子的读书费都没有
了着落。但是我不能
忍受以大大低于市场
的价格出卖我的劳动
力。

在 玩 具 厂 三 个
月，最深刻的教训倒
还不是工资低，而是
体会到如果不会广东
话和英语，真是“香
港居，大不易” 。

我曾带着设计图纸到
别家厂商谈玩具另部
件的外加工业务，不
会英语至少要会说广
东话才行。香港人对
大陆既恐惧又厌恶，
根本不愿学普通话，
因为百分之九十以上
的香港人的根都在大
陆，每一个香港家庭
都在大陆有亲人，关
系密切。但是，历次
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
命，都把他们在大陆
的 亲 人 当 作 斗 争 对
象。

记得五十年代在
印尼时，我们常看香
港拍的国语片，香港
片 中 的 国 语 成 为 我
们说国语的典范。没
想到二十多年过去，
香港已经不再放映国
语片、没有人唱国语
歌、香港人已经不会
讲国语，也不愿讲国
语了，电视里也听不
到一句普通话。广东
话在香港已成为官方

语言，也是学校里的
教学用语言。这和我
曾经待过的上海、厦
门、广州不同，虽然
人们在生活上都讲上
海话、闽南话、广东
话，但在学校的课堂
上，一定是用普通话
作为教学语言。而在
香港，令人惊奇的是
即使用的是中文课本
或是英文课本，教师
都 用 广 东 话 进 行 教
学。入乡随俗，到了
香港不学会广东话就
会成为至少半个聋子
和半个哑子。

在技术领域和商
业领域，则突显出英
语的重要。三个月在
玩 具 厂 ， 经 常 有 一
批批欧美采购商来参
观和谈生意。他们和
刘经理谈话前或谈话
后，常跑到我的位子
上 看 着 我 设 计 的 图
纸，询问我设计出来
的 玩 具 有 些 什 麼 性
能。不能直接用英语
回答，只好请秘书小
姐当翻译。从采购商
的眼神中看出他们对
于我不会说英语感到
出乎意外，我则显得
十分窘迫，甚至对这
些洋人的到访感到不
快。

非常悔恨在大陆
高等学校里呆了二十
多年，一门外语都没
有真正学到手。心里
老想著在香港生活如
此紧迫的条件下，该
如何赶紧学会广东话
和英语？

上世纪1980年香港，
路面很整洁，绿化规划得井井有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 到 贵 境  (下)
            一个老归侨的记忆(之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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